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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其国

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下）
! ! ! !此次深入军分区，令林迈可惊
喜的是，不仅见到聂荣臻将军，而且
受到聂将军赏识，希望他留下来，任
通讯部技术顾问。林迈可欣然答应，
而且立刻投入工作。当时林迈可夫
妇住在吊儿村，这个村坐落在一个
自滹沱河向北延伸的峡谷旁，聂将
军的司令部离村约有四五里，通讯
部设在距吊儿村约一里的一个偏僻
山村。林迈可这时的工作就是给八
路军通讯技术人员讲授无线电知
识。为了与冀热辽地区的电台联系，
需要一台灵敏度和选择性较好的收
报机，林迈可还带领学员们自己装
超外差式接收机。除了安装，还有改
装，以使频率稳定性更强。电台对于
根据地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形容都
不过分。举例说吧，!"#$年 %月，林
迈可为正向河北中部深入的吕正操
将军的部队安装电台设备，当时需
要林迈可搞出既可用手摇发电机，
又可用电池供电的发报机。林迈可
指出，发报机很耗电池，而电池既缺
又贵。这时他就听到这样的回答：
“我们有时指挥一个设在驻有日军
警备队的村子里的团部，条件不允
许在街上听到手摇发电机的声音，
如果村子里任何一个人不喜欢共产
党，他们就可能给日军一个暗示，使
这个团指挥所受到毁灭性打击。”知
道了事情原委以后，林迈可就因地
制宜，解决发电机问题。
这时林迈可的妻子效黎则在通

讯部教授英语，以让收发报员利用
英语传输信息。因为用数字密电码
传输不仅效率低，而且容易失误。林
迈可说他后来在延安曾听到在新华
通讯社发生这样一件事，毛泽东在
一个讲话中用了“取信于民”四个

字，晋东南接收电文时，把这四个字
的 !&个数码弄错，译成南辕北辙的
“由雾出宝”。偏偏地方报纸编辑缺
乏质疑精神，强作解人，居然还洋洋
洒洒写了一篇社论来解释“由雾出
宝”的所谓深刻含意。以至于刊登这
篇社论的报纸传到延安后，引起一
场轩然大波。所以利用英语传输信
息，也是林迈可认为根据地工作效
率高的一个方面。
晋察冀边区曾遭到日军大举进

攻，根据地部队闻讯就掩护乡亲们
迅速撤进深山，以避敌锋芒。根据地
在情报工作上的成效还是显著的，
林迈可曾回忆道：“每天下午黄昏时
分，参谋长就会收到有关所有日军
动向的报告。日军兵力的增减和给
养运输情况，都会由在日军要塞附
近耕作的农民报告给邻近的部队，
进而通过电话或电报报告给上级司
令部。结果是日本人的偷袭从来不
能得逞，除非是小规模的。日本人若
要大举进犯，他们就需要调集部队，
集取给养，这就使我们至少能提前
一周知道其意图，进而可以隐蔽给
养和准备转移。”
这时候林迈可夫妇迎来了他们

婚后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是个可爱
的女儿。在敌后艰苦环境中，他们一
家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其间林迈可
还走访了其他军分区，为他们修理
一些损坏的旧通讯器械。在此过程
中，他发现各部门都积攒有不少元
件，比如非常紧缺的电子管。为此林
迈可提议，将所有元器件集中到晋
察冀军区司令部，这样他可以组织
技术人员多组装出几台收发报机。
聂荣臻将军接受了这一提议，并专
门下达了一道命令。

在延安“交际处”
'"(( 年初，林迈可携妻带女

回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根据地
电台工作效率已大有提高。此时
林迈可突然有了强烈地想去延安
的想法，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想在
同英、美驻重庆的机构建立联系上
有新的进展，在延安将比在晋察冀
有更多的机会实现我的想法”。这
就有了三个多月后林迈可的延安
之行。

到延安后，林迈可被安排在了
离杨家岭一里开外的“交际处”工
作，他们一家的窑洞有两间，一间
为卧室，一间为工作室。然而到了
延安效黎才发现，在这里要找个年
轻女保姆实在太难了。林迈可曾回
忆道：“到延安后，我们发现那里的
男、女人数比例是八比一。延安环境
比前方稳定，多数人喜欢成家，一有
个成年女同志来到延安，就往往会
和那些捷足先登的男同志结婚。”这
就难怪要找个年轻女保姆有多难
了。后来还是一位名叫龙古，而且已
不怎么年轻的战士来兼职照料，总
算为林迈可夫妇缓解了“保姆荒”。
延安对于林迈可他们的到来非

常重视，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黄华陪
同朱德于第二天即来看望他们。几
天后一个下午，一辆大卡车载着林
迈可一行来到杨家岭，毛泽东、周恩
来在这里也接见了他们。林迈可后
来回忆道，“我们一进杨家岭的大院
门，迎面就看见了一座宏伟的楼厅，
那是杨家岭的大礼堂。从礼堂的右
边望过去，我们看到一层层由下而
上的窑洞，在夕阳残照中，看起来像
一座古堡的一翼。车停后，我们走上

一段陡坡，很快就到了周恩来副主
席的住处。在这里我们第一次见到
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女士……毛泽东
主席在周恩来夫妇背后，圆圆的脸，
一对犀利的眼睛，还有那一头浓浓
的黑发，和我们在前方常看见的画
像很相象，使我们有些一见如故的
感觉。他亲切地和我们紧紧地握手，
对我们来延安的长途跋涉表示亲切
的慰问，并特别问到了小爱丽佳的
健康。”毛泽东浓重的湖南口音需要
效黎翻译，林迈可才能听明白。毛泽
东这天显然兴致很高，问林迈可来
中国后此前住在哪里，做什么。然后
对林迈可参加八路军和中国人民的
抗日斗争表示欢迎。
不久，朱德签署任命林迈可为

第十八集团军通讯部无线电通讯顾
问。这张任命书被林迈可终生收藏。
林迈可在这里指导改造出一台六百
瓦发报机，他说如果再建立一根高
灵敏度的定向天线，就足可向美国
发报。这台发报机成功投入使用后，
林迈可即被调到博古任社长的新华
社英语部做顾问，那里更需要他。那
里办公地也是在延安窑洞，有两台
德国造旧打字机。那里每天上午就
能看到延安报纸，然后决定将哪些
内容翻译成英文，译稿出来，林迈可
作编辑处理，然后在下午四时前由
通讯兵送达通讯部。而此时每当有
从晋察冀经延安到西安的外国人离
开，林迈可便请他们带上他在这里
写下的见闻文章，请他们发送合适
的报社，渐渐地，外界知晓了中国有
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直至'"('年，延
安迎来中外记者团，从而使中共根
据地的孤立状态终于被打破。在中
外记者团到来前，林迈可忙得可谓

不亦乐乎，他凭借以前在英国使馆
任新闻参赞时积累的经验，告诉大
家如何向各国记者提供资料；会客
室则挂出孙中山和蒋介石的戎装肖
像，中外记者团领队是国民政府立
法委员谢保樵，他们在延安停留了
两星期，延安方面则毫无保留地予
以配合，满足记者们的采访要求。
仅仅过去几个月，延安又将迎

来美军观察团的到访。准备工作最
忙的当然是交际处。此时林迈可被
紧急召到王家坪，和朱德、叶剑英讨
论如何筹划迎接美军观察团。)月%*

日美军观察团乘飞机抵达延安，中
共高层领导接机，热烈欢迎美军观
察团的到来。当晚安排欢迎会及晚
宴、舞会。林迈可写道：“舞会到深夜
才散，那些美国人看来也极轻松，事
后他们告诉我们，经过第一天的亲
身体验，他们来此以前的种种疑虑
已完全烟消云散。”
这时候林迈可迎来了他和效黎

的第二个孩子的出生。随后便迎来
了日本投降这一天！之后由于中国
发生内战，林迈可表示，“我们因
为带着两个孩子，又不想卷入长期
的中国内战，遂想离开中国。我觉
得，不论在哪里，我作为一个外国
人，都绝不会和我所敬爱的中国人
民为敌。”

'"(*年，林迈可携全家回到英
国，结束了这次令他终身难忘的中
国之行。多年后，他将这次中国之行
所拍摄的照片，经过整理，于'"+)年
出版了一本以照片为主、题名为《八
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的影集，从
而为世人留下了一份视野独特的珍
贵影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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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飞想，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从昨夜遭窃
和今天下午在未来飞行器会上的失魂落魄，
到现在成了中外公司都看好的“宝贝”，他仿
佛从冰窖一下子到了三伏天，而且又与面前
这个漂亮妹子结识，他脑中掠过一句成语：喜
从天降。但他不知道，梦韵与他的不期而遇其
实是林总布置的“钓鱼”任务。说你把他拉过
来，你们年龄相仿，可能更容易谈得拢。
两小时后，当忻飞走进碧海酒店时，房间

里没人，便给达哥发了条短信。不一会儿，钟
波达来了，告诉他正在和他的电视台同事在
剪片子，为的是要发回上海及时播出。让他洗
个澡，明天可以睡个懒觉。又指了指桌上他买
的芒果：“多吃几个！”忻飞告诉他，明天可不
能睡懒觉，因为他得去横琴岛参加一个航空
活动。哦，钟波达一听：“明天我和尤子奇要去
参加珠海市委宣传部组织的‘航展记者看珠
海’活动，地点也包括横琴岛。”这时，忻飞的
手机响了，是大师的，他没接。
黎明时分，忻飞便醒了，他轻手轻脚地洗

漱后便出了门。珠海的早晨真是好看，空气清
爽，海面上呈现出多条色彩变幻的光带。忻飞
漫步情侣路到了渔女塑像前等着，不多会儿，
梦韵驾着一辆敞篷轿车驶了过来，这令他对
这女孩又有新的看不懂了：“这车是你的？”
“我哪有那么多钱？这车是我租来的,上车吧，
别磨磨蹭蹭的！”
车子载着他俩迎着海风向西拐去。车上

这两个年轻人很快聊开了，他自小就向往天
空，父辈都是开飞机或造飞机的，但她对天空
的亲密程度并不逊色于他，她的表姐曾是海
军陆战队的霸王花，上天入海皆行，后来转业
到地方开了家航空俱乐部，手把手地教她学
会了滑翔伞的运动技艺。

说话间，车子过了桥，上了横琴岛，对面
就是澳门。不多会儿，天上就出现了五颜六色
的滑翔伞。车停了，问了租伞的价钱，人家说
带你上去。梦韵一笑，没答话，从轿车的后备

车厢里取出一个伞包。她扬脸招呼道-“忻飞，
来，我带你飞！”这话引来了周围的好奇和好
笑，这丫头还真能带小伙飞？！
梦韵走到他身边：“你起忻飞这名字就得

飞, 连滑翔伞都不敢飞？怕摔死？”要强的忻
飞硬着头皮坐到了操纵手前面的座垫上，但
心儿抑不住地突突突直跳。梦韵试了试风叫
道：“听我的口令，向前跑！”梦韵拉着伞绳和
忻飞在山坡上迅跑，很快他们的伞便飞入了
透明的空气中，先是在海岸上穿梭，忻飞由担
惊受怕变成了开心兴奋。低头看着海边的风
力发电塔缩成了小孩手中的玩具风车。眼看
就要着陆了，梦韵又把伞乘风拉了起来，忻飞
感到自己变成了鸟儿，他情不自禁地迎风嚷
道：“梦韵，这才叫飞行,比坐民航飞机自由多
了！”很快他在无动力飞行中悟到了一个重要
启示，他的无人机能否也能够充分汲取和转
化空中的能量啊.,

岛上有不少人在注视他们这些蓝天舞
者。这时，“航展记者看珠海”记者团的大巴也
已驶入横琴岛，在一处停下了。他们注意到在
天上有几个滑翔伞在飞。在蓝色的海空和绿
色的山峦之间，那飘逸的彩伞特别好看。
带着高倍军用望远镜的尤子奇好奇地举

起来，这一看大感意外，忙招呼钟波达：“你快
来看，天上飞的是谁.就是最靠山坡的那个紫
色的伞！”钟波达接过望远镜：“……哎，好像
是忻飞和梦韵？”他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又细
看，“啊，没错，真是他们俩！怎么会走到一起，
而且还在滑翔伞上？！”“这世界真是太奇妙
了？”尤子奇拿回望远镜。
重新观察的尤子奇从望远镜中陡然发现

了大师, 他就在数百米外的大石头后面也仰
望着那顶紫伞。尤子奇忙把望远镜塞给达哥，
并指指大师那监视的位置。钟波达很快看到
了：“哦，这家伙的搜索与定位能力真是超强
啊, 居然又盯上了忻飞, 得设法引开他！”
记者大巴在情侣路上一路向北。好些记

者在翻看手机，钟波达把自己的手机放到尤
子奇面前，屏幕上有照片。“你能看出道道
吗？”尤子奇翻看了几张，上面的人物都是忻
飞，只是背景不同。钟波达继续说道-“这是我
在忻飞宿舍的床头上拍下的，像是在德国游
历。我很担心他考察德军以往的秘密研究时，
会不会遭遇某些人的的注意？”

现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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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管这个叫超 /0技术，简单地说，就
是借助时空的多维性，通过虚拟场景入口，实
现时光旅行。这是一种浸入式实景体验，与 /0

的虚拟性有着本质区别。”大鹏侃侃而谈。
与 %1年前相比，大鹏明显胖了。眼前的他

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这种气质既像科学家，又
像企业家。他的脸很白，皮肤很嫩，不像我这个
风里来雨里去的“码字民工”。不过，他
戴着金丝眼镜的鼻梁上，那一道划痕，
显然让他的形象打了几分折扣。
“这个头盔和普通的 /0眼镜有

什么不同？这是相对论的实践应用
吗？如果真的能够实现时光旅行，那
么重返刑侦现场、再现公共安全事件
就将成为可能了？这个技术成熟吗，
可以试一试吗？”苗苗语气中充满兴
奋，眼睛里也是。“老李，你那篇历年
大事件回顾不是还没写完吗？你来试
试！”我觉得她很危险。“这个不是头
盔，这是宇航帽。”

大鹏抬了一下手，把耷拉下来的
金丝眼镜往鼻梁上推。他十分自信地
说，“/0眼镜是视觉体验，未来不排除还会
有脑体验、人体全息体验技术，但这些都是虚
拟的，我们研究的是真实场景，还原现场，探
索未来，进而改变和创造历史。总之，这是一
项前所未有的创新，未来应用领域极其广泛，
但目前技术尚不成熟，产品也未定型，另外还
存在一些科学伦理需要突破。”
“简直不敢相信！”苗苗的嘴巴张得很大，

表情很夸张。“梦想和现实之间，有时候只需
要一点勇气。我想，就算爱因斯坦戴上这个，
相信他也会很满意。”大鹏微微一笑，眼睛里
闪过一道光。“王博士，能否问一个私人问题，
一个与采访无关的问题？您鼻梁上那道划痕
是怎么来的？”苗苗好奇地问。

他们两个聊得投机，我觉得既像正经的
采访，又像调情的前奏，而我则成了一个多余
的人，似乎没我什么事。勇气，只需要一点勇
气？我把目光转向那个宇航帽，那顶让我后
悔莫及的帽子。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
又似乎有点熟悉。
一大早，就看到几个中老年妇女，睡眼惺

忪，披头散发，穿着夏天薄薄的衣裤，手里提

着马桶和痰盂，陆续从弄堂里钻出来，往路边
的公共厕所去了。
弄堂里是成片的砖瓦堂建筑，青砖砌就的

墙面上到处坑坑洼洼，红色的木头门窗油漆已
经斑驳脱落，天空中黑色的电线密密麻麻。不
知谁家的收音机正开着，耳边传来早间广播新
闻，“全国各地纷纷派出救援队伍，赶赴震区，
参加救援，帮助唐山人民重建家园……”

啊！这就是所谓的穿越吗，我不
是在做梦吧？现在竟然是 '")&年，
不会有错，那一年夏天河北唐山发
生里氏 )2+级强烈地震。这一年我
才四岁，还在念幼儿园小班。我得回
家看看。眼前是滨海无疑，的确是我
生活的城市，但一切都和我印象里
的完全不同。

天空湛蓝，整个城市却是灰色
的，到处都是低矮而破旧的房子，一
眼望去几乎看不到什么高楼。青漾
江上大船很少，只看到几艘渡轮在
两岸间来来往往，江面上水泥船、带
帆的木船却有不少，小漾河倒是十
分清澈，也闻不到什么臭味。

马路上车辆很少，只看到几辆绿色的吉
普车、解放牌大卡车、灰色的公交车，偶尔有
一辆小汽车驶过，看外形不是上海牌就是红
旗车。我靠，全是老掉牙的型号，屁股后头还
冒着浓浓的黑烟。
不能再东张西望了，我要赶紧回家，顺便

翻翻路旁的垃圾箱，无论如何得先填饱肚子。
家在哪里？印象有些模糊了，虽然从小到

大都住在青漾区，但记得中学以后我家就搬
到望漾桥那边的北塘河路了，之前一直住在
中山路附近。那一带是滨海最繁华的商业区，
中山路是一条百年商业街，九十年代还专门
辟成了步行街，不过那时候我家早已搬走了。
小时候父母带着我和姐姐，一家四口窝

在一间大屋子里，楼上楼下、左边右边都是邻
居，门口就是弄堂。对了，是典型的砖瓦堂老
房子，一种滨海特有的中西结合风格的近代
民居。
眼前似乎到处都是这种房子，成片成片

的，样子都差不多，找起来恐怕要费点工夫
了。烈日当头，太阳底下火辣辣的，耳边都是
知了的鸣叫声，听着就觉得心烦。


